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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赤道两侧的部分国家，拥有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繁多的野生动物。为保护
这些珍稀生灵，当地许多国家开辟了“野生动物
保护区”，也被人们称作“天然动物园”。米库米
天然动物园便是其中之一。我在坦桑尼亚工作
期间，曾多次参观这里。

从坦桑尼亚首都多多马市向西行八十多
公里，就可见公路两侧各立着一块大型标牌，
用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写着：“欢迎您到天然动
物园参观”。

进入天然动物园，随处可见成群的斑马低
头觅食，长颈鹿三五成群悠然漫步。它们身形
高大，只需轻轻抬头，便能伸出舌头，将六七米
高树上的嫩叶卷入口中。大群角马边走边摆动
尾巴，划出圈圈弧线。野牛、野猪、黄羊、猴子等
动物更是随处可见。这里的鸟儿将巢穴筑得极
低，孩童踮起脚尖，便能看见巢中的鸟卵。曾有
人好奇地数过，一棵小小的树上，竟错落筑有五
十个鸟巢。蚂蚁在平地筑起一座座“摩天大
楼”，蚁穴底部直径两米有余，高度可达六七米，
堪称自然奇观。河道与湖泊之中，河马与鳄鱼
时常出没、自在游弋。

从前在国内，我便听闻非洲有一种世界上
最小的鸟类，此番有幸在这座天然动物园里亲
眼得见。这种鸟体型宛若麦粒，是闻名世界的

“袖珍鸟”。它通体覆着细密绒毛，羽翼通透轻

薄，因身形太过微小，我初见时，竟误认成了昆
虫。园内体型最大的动物当属大象，它们三三
两两漫步原野、自在觅食，从不惊扰其他生灵。
大象成群结队横穿公路，往来车辆只能纷纷停
下，不断鸣笛示意避让，可大象们全然不为所
动，依旧从容缓步穿行。

非洲大象看似性情温顺，实则也很有脾
气。记得有一次，坦赞铁路训练学校从坦桑尼
亚搬迁至赞比亚，十余辆车组成的车队途经这
座天然动物园时，遇见一群大象在水塘边饮
水，众人便停车驻足观赏。随行的一位翻译想
拍摄大象，手持相机缓步靠近象群。大象误以
为他要伤害幼象，立刻扇动大耳朵，朝着翻译
直冲而来。

众人见状不妙，连忙返身奔逃。这位翻译
本是篮球运动员，奔跑速度极快，但绕了一大
圈才安全逃回车内。得亏大象体态笨重、行
动迟缓，否则这位翻译轻则被象鼻卷起摔打，
重则被巨蹄踩踏，后果不堪设想。事后，翻译
吓得面色惨白、汗流浃背，众人也是一阵心惊
胆战。

坦赞铁路横穿天然动物园，园内坐落着一
座米拉卡车站。有一回，我和刘老师带领十名
黑人学生到米拉卡站实习。一天夜里，屋外传
来阵阵异动，夹杂着低沉的兽吼。我们掀开窗
帘望去，瞬间吓得呆若木鸡——两只非洲雄狮

正围着我们的住所缓缓打转。当时身边既无猎
警值守，也无猎枪防身，众人顿时手足无措。危
急时刻，刘老师急中生智，让大家拿起器皿敲打
发声，用噪音驱赶狮子。我们纷纷端起脸盆、抄
起茶杯、拿起水壶，用力敲打制造声响。就这样
持续敲打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将狮子撵走。
待风波平息之后，众人看着手中的器具哭笑不
得：脸盆、水壶被敲得凹陷变形，茶杯表面的瓷
釉尽数脱落，全都无法再使用。爱开玩笑的翻
译小陈打趣道：“没被非洲狮子伤到，反倒被狮
子狠狠吓了一跳。”

还有一次，我搭乘“黄河”车队的车辆从赞
比亚前往坦桑尼亚办事，抵达天然动物园时，已
是傍晚七点多，夕阳即将落山。突然，司机猛地
刹车，高声喊道：“隋老师，快看！”我顺着他指的
方向望去，只见距离公路五十余米处，四只非洲
雄狮正合围一头野牛。一只雄狮率先发起猛
攻，野牛毫不示弱，竖起尖利的牛角奋力顶撞，
将狮子逼退十余米。紧接着，另一只雄狮上前
进攻，野牛依旧以利角顽强反击。这场对峙持
续了整整半小时，野牛终究寡不敌众、力竭倒
地，四只雄狮一同扑上，狼吞虎咽起来。这般惊
险的捕猎场景实属难得，只可惜我当日未携带
录像机，没能将这一幕记录下来，至今想来仍倍
感遗憾。

犀牛是珍稀野生动物，也是园内最受游客

关注的物种。它样貌朴实，以植物为食，嗅觉与
听觉极为灵敏，视力却十分差，十几米外的事物
便无法分辨。这种体型庞大的巨兽身披厚实皮
甲，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可一旦遭遇人类
偷猎，就毫无有效的反抗能力。

由于黑犀牛角富含角蛋白纤维，商业价值
极高。在部分中东国家，佩戴犀牛角雕制的匕
首套，是男子豪迈刚毅的身份象征，一柄工艺精
良的上乘犀牛角匕首套，价值可达一万美元。
而在部分亚洲国家，犀牛角粉更是被视作珍稀
药材，每磅售价高达四千五百美元。利欲熏心
的偷猎者，将捕杀黑犀牛视作快速暴富的捷
径。时至今日，全球百分之九十的黑犀牛惨遭
猎杀，已然濒临绝迹。

坦桑尼亚对天然动物园的野生动物实行严
格的保护政策，严禁私自捕杀。游客若想狩猎，
必须遵守相关规定，提前购票，且全程有猎警陪
同。猎警随行，一是保障游客人身安全，二是监
督游客遵守规则，禁止乱捕滥猎。任何人违反
规定，轻则罚款，重则判刑。

这座坐落于非洲大地的天然动物园，是大
自然馈赠的神奇秘境。这里万物共生、生灵自
在，既有草木繁茂、鸟兽闲游的温柔景致，也有
弱肉强食、生生不息的自然法则。每一种动物
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维
系着生态的平衡。

想不到一句很简单的话，竟然让老K
认真起来：“说我是好人，我承认，但绝不是
老好人！这是对我人格的否定！”平时很少
见他这么激动。

我逗他：“一字之差，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严重了，老好人是什么？没主见、和
稀泥、是非不分，我是那种人吗？”

“那你是什么人？”我笑问。
“存好心，说好话，办好事，做好人。”回

答一字一板，掷地有声。
老K和我一个单位，共事多年，人缘极

好。那年头评个先进什么的，每次非他莫
属，久而久之，人称“先进专业户”。平心而
论，大伙儿工作表现都不错，老K也不是一
枝独秀。有些单位摆开架势评先进，争得
脸红脖子粗，没什么意思。我们嫌麻烦，没
必要那么严肃认真，只要有人说“还是老K
吧。”接着就是一片赞同声。老K呢，每到
这时不谦虚、不推让，边向大家频频作揖边
说几句以后努力工作之类的套话。

有一次我说：“你也挺好意思，每回弄
得其他同志连个机会也没有，特别是年轻
人哪个不想进步？”

“那你说怎么办？人不能不识抬举。
再说了，选别人大家兴许意见不一致，反而
影响团结。你说我不当先进，谁当先进？”

“老家伙挺会说的。”我笑了。
其实大伙儿心里明白，当不当先进不

是什么原则问题，互相之间和气相处比什
么都好。如果闹出意见，我这个芝麻官还
得化解矛盾，想想都头疼。

其实，老 K 还有一个外号——“稀泥
匠”，打圆场的本事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
度。比如年终复盘会这种场合，气氛严肃，
空气凝重，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老
K 呢，总是不点名、不表态，实在不行就四
个字：“我没意见。”

有一次我问，“什么叫没意见？能不能
具体点。”

老K慢悠悠地说：“没意见就是没有意
见。一起工作一起共事，谁没有个疏忽
闪失？私底下聊聊不行？非得摆开阵仗？”
他扫了周围一眼又说，“什么叫坚持原则？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是最大的原
则！”众人频频点头，还有人大声附和，“说
得对，姜还是老的辣。”

我听着他有点跑题，就赶紧打住说，
“复盘会的目的就是找问题，说问题……”
没等我说完，一片掌声就淹没了我的声音。

后来，主管领导找我谈话说：“据反映，
你们单位的年终复盘既不严肃也不认真，
嘻嘻哈哈？”

我解释说：“总不能不让大家说话吧？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主管领导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这
个同志呀，什么都好，就是不讲原则，老好
人一个。”说罢叹了一口气。

我没有想到他这样评价我，心里吃了
一惊，竟然不由自主地跟着领导也叹了一
口气。

安集海峡谷
李全伟

雪山融水剖开大地
岩层摊开亿万年褶皱
铁锰沉埋，浸染层崖
绘就大地未曾装裱的油画

赭红漫坡，浅青嵌谷，黛紫垂崖
风刻下断崖的深浅
辫状溪流在谷底舒展
银灰水脉，缠绕一片冲积扇

我立在鹰嘴崖之巅
抬眸远眺

峡谷尽头立着天山雪峰
落日倾洒漫山金芒
烫红陡峭的岩壁
旷野漫涌原生苍茫

牧马人的牛羊缓步走过
踏碎河面浮动的细碎天光

驻足S101戈壁路旁
晚风携来戈壁清凉
快门轻按的刹那

我知道
这样的风景已经撞入心房

辣椒全红了。走进城郊的小菜园，我愣了
一下。前两天还有些青的夹在里头，今天整片
地红得扎眼。辣椒挂在枝头，有的朝上翘着，有
的垂下来，密密的。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辣
椒跟着晃，红艳艳的一片，晃得人眼睛发热。

我蹲下来摘，手碰到辣椒皮，薄薄的，滑溜
溜的，稍微使点劲就摘下来了。指尖沾了辣味
儿，搓都搓不掉。地垄沟里落了几颗熟透掉下
来的，捡起来一看，皮上有了黑斑，再不吃就烂
了。妻子在另一头喊，说明年留种子。我答应
着，心里想的是赶紧摘完，趁天气好做糟辣椒。

说起糟辣椒，小时候的味道一下子就窜出
来了。我读初中时，学校在镇上，离家有二十公
里。每个星期天下午，母亲都会往我书包里塞
一瓶糟辣椒，玻璃罐子用旧报纸裹着，再用绳子
捆紧，这瓶糟辣椒就是我一星期的菜。早上到
校门外买冯包子家的馒头，掰开夹一筷子糟辣
椒；中午打二两白米饭，拌上糟辣椒，呼噜呼噜

扒完。走那二十公里返校的山路，渴了找山泉
水喝，饿了只能忍着。书包里除了课本，就是那
瓶糟辣椒，一路走一路晃，罐子撞在饭盒上叮当
响。我那时候常常想，什么时候能天天吃肉就
好了，不用再靠一瓶糟辣椒撑一个星期。

后来日子真就好起来了，母亲开始买肉
了。我考上师范，毕业当了老师，结婚生子，日
子顺顺当当。母亲不再做糟辣椒了，说超市什
么酱都有，谁还费那个工夫。

可妻子偏偏要做。她说糟辣椒是正经手艺，
不能丢。今年辣椒红了，她买姜买蒜，洗坛子，到
农贸市场找专门剁辣椒的人。她发视频给我，说
辣味儿呛得她直打喷嚏，但好在从小看岳母做糟
辣椒，整个院子都是这股味儿，已经习惯了。

上个月，妻子带岳父岳母去了北京。岳父在
天安门广场站了半天，说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没
想到这辈子能亲自站在这儿。岳母在故宫里走不
动了，说没想到能亲自来看看当年皇帝住过的地

方。妻子在旁边笑，说以后还出来玩。
旅游的第三天，妻子发来照片。岳父岳母

站在长城上，天瓦蓝瓦蓝的。岳父穿着蓝衬衫，
笑得满脸褶子；岳母穿着红T恤，扶着城墙，头发
被风吹乱了，也在笑。

周末，恰逢岳母生日，我们回老家。岳父家
的屋檐下，一串红辣椒用棕绳穿起来，长长的，
一串挨着一串，风一吹就摇摇晃晃的。阳光照
在上面，红得透亮，像一串串鞭炮。

日子这东西，可不就跟辣椒一样嘛。青的
时候涩嘴，红的时候辣心，可不管青的还是红
的，总得有人去种、去摘、去腌、去挂在屋檐下。
从前是糟辣椒拌饭，现在是辣椒红满院。苦日
子过去了，好日子来了，那股辣劲儿还在，热腾
腾的，呛得人眼眶发酸。

我抬头看了看屋檐下的那串红辣椒，再看
看院子一角岳母的小菜园，辣椒还在地里红着，
日子也正红着呢。

非洲大地上的天然动物园
隋福合

摊开，风是唯一的批注
每一页，都浸透了天空的灰与蓝

它不写诗
只负责流淌
俯身，再低一些
让砾石在体内
沉淀成时间的骸骨

从石缝里挤出的
不是水
是大地被磨出的
一道凹痕

不与群山争辩
只向低处迂回
把锋利的棱角
泡成沙

静时吞掉飞鸟的倒影
动时把岸推远一寸
遇圆则圆，遇方则方
所有沉落的
继续沉落

落雨是散页
霜雪是封皮
穿过四季掌纹
不疾不徐

它不经过我们
像经过一块石头
我们因此
有了被磨出的
不，是水
留在自己身上的
一道反光

乌兰淖尔秋日的天空是那样的蓝，蓝得鲜
活，蓝得深沉；几朵白云如睡莲，似棉絮，静静地
飘着。此时，躺在刚割倒的葵花和玉茭秆儿上，
捧着热腾腾甜丝丝的玉米，嗑着香甜脆嫩的葵
花籽，仰望蓝天，整个身心沉浸在天高云淡的诗
意中。晚上，坐在农家的葡萄架下，圆圆的月亮
像皎洁的玉盘，淡淡的清辉透过遒劲的枝条和
叶隙洒向庭院，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在月光下
更显得晶莹肥硕。月色中，柔韧的枝条、疏密有
致的叶子和累累果实，仿佛一幅动中有静的炭
水墨画，使你陶醉在这神秘与恬静中。

秋天的山又是另一番意境，向西南望去，绵
延不绝的贺兰山影影绰绰，蓝中泛紫。甘德尔
山如一条圣洁的哈达，舒展地由南向北绵延。
雨雾中的山则是另一幅景象：贺兰山雨雾蒙蒙，
若隐若现，晨望群山，山岚轻柔，如云如瀑，仿佛
为大山戴上桂冠、披上纱巾一样，好一幅泼墨画
卷。

我漫步于秋日原野，林木花草错落其间，满
目斑斓，美不胜收。紫的是紫叶李，红的是五角
枫；榆、杨、国槐晕染出深浅不一的黄绿，沙枣呈
沉郁的灰绿，复叶槭交织着橙黄与明黄。树木
姿态各异，有的亭亭玉立，临风轻摇；有的高大
挺拔，冠盖如云。新疆杨宛如一道道绿色屏障，
阻挡风沙，守护着千顷良田。

原野间更遍布各色野花：有的花期已过，微
微倦敛；有的缀满果实，黄底之上晕着殷殷红
意。野枸杞枝叶青翠，丹果明艳；野菊兀自舒展
柔嫩花瓣，大方展露娇美容姿。

河湾湿地丛生的芦苇，入秋之后由浅绿渐
作青苍。长风掠过，苇浪连绵起伏，衬得乡野秋
色愈发辽阔悠远。

当连绵秋雨携着淡淡凉意洒落，便能察觉：
它没有春雨的柔婉，亦无夏雨的奔涌，只是以沉
静从容，向世人昭示这成熟的时节。倘若春雨
是婉转小夜曲，夏雨是磅礴交响乐，秋雨便是一

曲和谐悠然的奏鸣曲。
当你坐在田野溪水旁，静听那大渠的流水

发出泠泠之声时，心中自会生出几分清爽之感，
偶尔有红里透黄的落叶顺水漂来，则会使人想
到红叶题诗的执着，涌起一叶知秋的情思。

一位瓜农说，他躺在瓜地里，能在夜静人稀
时听到瓜熟的声响。我想与其说是听到，倒不
如说是凭着多年对瓜季的谙熟感觉出来的，这
声音是装在瓜农心中的。

秋日的大田，真是一派繁忙之景：拖拉机运
输的突突声、收割机的轰鸣声、牛羊哞哞的叫声、
大人小孩的欢笑声融合在一起，汇成一曲动人的
田园交响曲。最使人心旷神怡的是那原野上飘
来的爬山调，男的女的彼此应和，悠扬动听，驱散
了劳作的疲劳，随着向晚的秋风传得很远很远。

秋天是一幅浓淡相宜的大写意画，它以斑
斓的色彩，浓郁的芬芳，展现着大自然给勤劳的
人们带来的丰收与喜悦。

乌兰淖尔秋意浓
常胜

低处的反光
落尘 老好人

温治学

（小小说）

秋天日子“辣”样红
赵仕华

明
媚
的
秋
天

薛
茜
摄

草原上的诗歌林
安泰

草原深处
藏着一片诗歌林
诗意茂盛，浪漫悠扬
我揣着心底的憧憬和向往
踏野千里，前去寻访

走入这片诗歌林，四处观望
眼见芳草铺展，耳听百鸟轻唱
遍寻林间，不见一页纸上的诗行
那些种下的诗篇，究竟身在何方

诗歌林的主人默然不语
抬手指向远方苍茫
目光所及，地平线草浪绵延
原野一望无际，铺向苍穹
长风拂过，草木次第摇晃
沙蒿舒展着枝丫，马兰拥抱着阳光
芨芨草随风轻轻地吟诵
扎蒙花迎着晚风静绽放

我更加疑惑，暗自思量
这里唯有遍野草木生长，鸟语花香
风光纵然动人
哪里寻得诗篇动人的模样

旷野长风送来淡淡的回响
你看这原野万物
生长着美丽和希望
蓬蓬勃勃，生生不息
不就是大地自然生长出的诗行


